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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腐败治理及启示

杨建民，崔　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处于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借鉴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其他发展中大国的经验教训具有格外重

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刚刚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墨西哥却始终在腐败的泥潭中挣扎，虽然为改变腐

败的政治文化传统、重塑公共事务治理体系也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在这样一个腐败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中只

可能取得有限的成效，而且未来也难有大的改观。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成效显著，目前正处在进一步调整和推进的

新阶段，探讨墨西哥治理腐败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探寻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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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历来是政治的顽疾，治理乃至于根除腐

败一直是全球各国的政治目标，但至今腐败现象

仍旧广泛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作为刚刚

迈过高收入国家门槛、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

展中大国，墨西哥的腐败及其治理措施值得关

注。墨西哥的腐败现象从殖民地时期到今天一

直都十分猖獗，并且从未得到有效治理，因此产

生了一个饱受诟病的、混杂了腐败逻辑在内的公

共事务治理体系。这不仅损害了墨西哥的国际

形象，也阻碍了其经济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

一、墨西哥的腐败问题及其历史流变

墨西哥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建立了一套融

合了腐败规则在内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并使得

腐败的逻辑逐步成为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独立初期，墨西哥在变动的基础上继承了这一体

系，但是腐败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治理，致使

腐败开始嵌入正式社会制度之中［１］（ｐ．３３）。此后，

作为反对独裁统治的产物，墨西哥革命打破了旧

有体制的许多负面因子，然而由于政治分裂的存

在，革命后的执政者也未能有效地治理腐败。

１９２９年建立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①在长期执政

的过程中虽然治理腐败，然而由于该党自身便源

自腐败的官僚体系，很难真正就打击腐败达成共

识，导致腐败愈演愈烈，乃至于延伸到该党的最

高领导层。新世纪初国家行动党上台后，作为一

个没有执政经验而且最高领导人偏弱的新执政

党，在其执政的１２年中做了一些反腐败的努力，

然而收效甚微，让民众大失所望。２０１２年，经历

了失去政权之痛并且对自身进行了深刻反省和

改造的革命制度党重回执政地位，却依旧面临腐

败多发问题，并且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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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党重新执政后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一）墨西哥腐败问题的历史流变

第一，革命以前墨西哥的腐败问题。早在殖

民地时期，墨西哥地区就存在出售官职的腐败行

为，同时也有“与腐败的政府战斗”［２］（ｐ．３４５）的民众

起义，表明当时腐败现象已经广泛地存在于殖民

地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之中，这成为墨西哥腐败

问题的历史起源，也成为其政治文化的初始基

因。事实上，西班牙殖民者来到殖民地最本初的

动力便是攫取殖民地的巨额财富，因而对于殖民

地本身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建设和经济发展的

布局都围绕着如何能够更好地攫取殖民地财富

这一目标进行。在殖民者群体攫取财富的过程

中，腐败事实上是承担治理任务的殖民地官僚同

经营经济产业的殖民地上层阶级相互合作、共同

瓜分殖民地财富的一种方式，因而这个时候统治

阶层不会有任何反对腐败的动力。

独立初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和国内斗争中

都含有腐败的影子，历任总统共同建构的政治庇

护体系使得腐败深入地与社会制度融为一体。

事实上，在墨西哥独立以后，成为新国家领导人

的土生白人阶层由于其自身最初也是殖民者的

一部分，并且大多崇尚和继承了殖民者的生活方

式和统治方式，自然也传承了腐败的政治体系并

且无心治理腐败。随着后来政治庇护体系日渐

成为独立后的墨西哥政治运作的一部分，加上

１９世纪后期和２０世纪初迪亚斯的长期独裁统

治，墨西哥的统治阶层从未认真地将腐败作为一

个问题来对待，使得腐败得以逐步嵌入社会制度

之中并成为社会规则的一部分。

因此，源于殖民地时期的墨西哥公共事务治

理体系自身就存在腐败的政治文化传统，并且被

从殖民地到独立后的整个国家习以为常，这正是

腐败成为墨西哥政治顽疾并且长期难以得到有

效治理的源头所在。

第二，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时期墨西哥的腐

败问题。２０世纪初墨西哥革命以后，国内的权

力分裂、庇护传统和政治腐败并未得到真正的遏

制。革命并没有真正改变国家的公共事务治理

体系所赖以建立的政治文化传统，并且由于政治

分裂的加剧使得国家基本的政治秩序受到挑战，

因此，掌握政治资源的统治阶层开始尝试通过建

立政党的方式重新整合国家和社会，以在任总统

为主导建立和发展的革命制度党应运而生。

革命制度党在连续执政的７１年中，虽然逐

步整合了分裂的社会并塑造了一个稳定的政局，

但腐败问题仍旧十分严峻，甚至延伸到政党和联

邦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在这段时间，多任以反对

腐败为口号上台的总统最终都各自带着一定的

腐败丑闻离开，最出名的萨利纳斯②政府几乎成

了腐败的代名词，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高层腐败

丑闻和政治庇护关系以及选举舞弊记录。由于

革命制度党是自上而下依托已有的政治资源组

建起来的政党，从未经历过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淬

炼，因而其本质上是官僚体系自身发展的结果，

自然也打上了这个体系自建立以来的腐败印记。

在此基础上，一党优位制③的长期存在促进了腐

败动机④的上升，加上墨西哥公共事务治理体系

与生俱来的缺陷滋生的大量腐败机会，使得腐败

得以更为广泛地渗透到社会规则中去，并且通过

或明或暗的方式与制度进行互动乃至于替代许

多正式规则。因此，源自官僚体系本身并成功整

合了国家和社会的革命制度党，由于没有也不会

改变具有腐败政治文化传统的墨西哥公共事务

治理体系，所以在其长期执政的过程中，腐败更

为广泛地渗入了正式的社会制度中并且更加难

以治理。

第三，国家行动党执政时期腐败问题依旧严

峻。２０００年墨西哥首次实现政党轮替后上台执

政的国家行动党在１２年的执政期间，仍旧被不

断曝出各式各样的腐败丑闻，表明腐败活动在这

个新执政党管理国家的时期仍旧有广泛的生存

空间，国家腐败的土壤和已经嵌入制度之中的腐

败体系并没有因为政党更替而发生积极变化。

２１世纪初墨西哥首次实现政党轮替时，民

众曾对于国家行动党寄予厚望，然而一系列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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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使得时任总统的福克

斯⑤很快变成了一具“政治僵尸”［３］（ｐ．８４），随后曝

光的沃尔玛行贿案⑥、海关走私、记者收取大量

“红包”以及农村信用银行腐败等丑闻使得民众

对其相当失望。接替福克斯的国家行动党总统

卡尔德龙⑦发动了对毒贩的“扫毒战争”，然而由

于没有治理警察的腐败，国内的暴力活动却因此

大幅度上升；后来为了遏制警察腐败，卡尔德龙

总统在２０１０年开除了全国十分之一的警察⑧，

然而仍旧未能真正遏制警察系统的腐败问题。

国家行动党在其执政的１２年里曾推出过各种各

类的法律文件、政策措施遏制腐败，包括《联邦反

腐败法》、《公民自律法》以及卡尔德龙总统推出

的“反腐败计划”等一系列措施，试图打击腐败活

动并调整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运作模式，但由于

可能损害官僚体系自身利益，最终趋向无效。因

此，脆弱的新执政党虽然有相应的意愿，但没有

相应的能力真正改变墨西哥强大的传统官僚体

系及其腐败传统，并且由于缺乏执政经验和政治

权威，其推出的各类公共事务治理措施大都趋于

失效，而腐败在国家能力趋弱的这段时间里更加

肆无忌惮地渗入社会制度中。

（二）革命制度党重回执政地位以来墨西哥

腐败问题的现状

２０１２年墨西哥总统大选，在竞选中承诺治

理腐败［４］的革命制度党候选人恩里克·培尼亚

·涅托（Ｅｎｒｉｑｕｅ　Ｐｅａ　Ｎｉｅｔｏ）成功率领该党重回

执政地位，但在涅托上台后不久就有大量的腐败

和暴力案件被曝光，其中有不少牵扯到执政的革

命制度党高层和政府高级领导人。以教师工会

腐败为代表的社会组织腐败问题、因暴力事件牵

出的地方政府和警察系统腐败问题以及因第一

夫人涉嫌收受贿赂引发的民众对联邦政府高层

存在腐败问题的质疑等一系列丑闻，表明该国腐

败问题依然如故。

第一，戈迪略及教师工会腐败问题迅速引起

社会关注。２０１３年２月，革命制度党前总书记、

墨西哥教师工会主席戈迪略因涉嫌贪污腐败和

挪用公款被检方批捕的案件震动墨西哥全国，迅

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且促使执政党重视腐败

问题。戈迪略本人与墨西哥各大党派尤其是执

政的革命制度党关系密切、利益交织极其复杂，

加上缺乏有效监管，戈迪略领导的教师工会通过

示威游行、组织罢工等方式获取了相当大的政治

影响力从而使得教师职业成为“铁饭碗”。同时，

该工会成为戈迪略攫取个人利益的一大工具，造

成公共财富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该工

会的运作之中广泛存在腐败问题，使得一大批不

够资格的人得以进入教师队伍，严重影响了墨西

哥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质量⑨。当然，曾经担

任过革命制度党总书记的戈迪略之所以在革命

制度党再度上台后被调查，也存在有党内利益纷

争的政治原因。

第二，地方政府和警匪联手制造的“伊瓜拉

事件”再度显示腐败链条的复杂性。震惊世界的

“伊瓜拉事件”更是挑动了墨西哥乃至全世界的

神经。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６日，一批师范院校学生就

保护乡村教师权益问题前往格雷罗州伊瓜拉市

举行示威游行，在回家路途上遭到当地警方开枪

镇压，造成多人死伤之后，警方又将幸存的４３名

学生根据市长阿瓦尔卡（Ｊｏｓｅ　Ｌｕｉｓ　Ａｂａｒｃａ）的命

令交给了当地的毒贩，致使这些学生最终全部惨

遭杀害⑩。这一事件迅速引起墨西哥全国乃至

全世界的震惊和谴责，随后更高一级的警方及检

察官对“伊瓜拉事件”展开调查并逮捕了大量相

关责任人。该事件又一次将墨西哥的地方政府

和警察系统腐败问题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

尖，民众对于警匪联手、政府官员参与有组织犯

罪活动尤其感到愤怒。为此，涅托总统承诺解散

所有市级警察部门以改变警察腐败瑏瑡 的状况。

追根溯源，墨西哥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最初建立的

警察队伍就是华雷斯总统从盗匪集团中招募而

来的［２］（ｐ．４６７），因而警匪联手也与墨西哥警察的历

史传统有关。事实上，毒贩正是通过为地方政府

领导人“解决”难以应对的示威游行等政治难题、

给予相应经济利益等种种方式，获取了对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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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影响力。然后，通过地方政府操控警察为其

犯罪活动放行或与警方合谋攫取非法利益，借此

形成了一套极其复杂的腐败链条。

第三，高层腐败的曝光形成反腐败的巨大压

力。在腐败问题不断考验国民的心理承受力之

际，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也陷入了涉嫌腐败

的丑闻之中，引起大众对于执政党高层的质疑。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墨西哥第一夫人安赫莉卡

·里韦拉（Ａｎｇéｌｉｃａ　Ｒｉｖｅｒａ）在墨西哥城北部的

一座豪宅被曝光瑏瑢，尽管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该豪

宅与总统本人无关，但这一事件仍然对总统形象

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害并形成了相当大的社会

压力。在墨西哥历史上，政府经常通过解雇相应

的媒体记者、威胁起诉该记者之前被政府掌握在

手中的违法行为等手段［５］（ｐ．２１８）控制媒体与记者。

此后，这种手段再次被使用，曝光此项新闻的墨

西哥著名女记者卡门·艾利斯德奎很快被所属

广播公司开除瑏瑣，足见墨西哥政府对于控制媒体

的熟练操作。

第四，腐败问题已经影响到墨西哥的经济发

展。由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警察体系乃至于联

邦政府高层都被曝光出不同程度的腐败丑闻，加

上时常与这些机构相互利用的贩毒集团广泛活动

所造成的安全问题，墨西哥的经商环境受到相当

程度的影响瑏瑤，很多外资不愿意进入墨西哥，国内

投资的信心也因此受到影响。事实上，腐败问题

的广泛存在和社会运行规则的扭曲，使墨西哥公

共事务治理体系的运作逻辑更加依赖于非制度化

的腐败方式，从而为墨西哥经济发展制造了巨大

的交易成本和隐性成本，并且影响了该国未来进

一步吸引国内外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重回执政地位不久的革命制度党，面

对着长期存在并且一直无法有效治理并且愈演

愈烈的腐败问题，必须着力改变墨西哥的公共事

务治理体系。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已经被腐败广

泛嵌入的社会规则，才有可能塑造一个更为强大

的墨西哥并保持自身执政地位，这也成了该国进

行反腐败体系改革的“催化剂”［５］（ｐ．２７９）。

二、墨西哥腐败的治理措施

墨西哥历史上也曾经多次进行过反腐败的

努力，然而或者由于总统自身的原因，或者由于

官僚体系的抵制，这些努力都未能真正触及根

本，即墨西哥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以及其赖以运

作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为重塑政治文化和公共

事务治理体系的开端，涅托领导下的墨西哥从修

正现有政治体系的根本依托《墨西哥合众国宪

法》入手，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打击腐败问题的宪

法修正案。

这一系列宪法修正案统称《反腐改革法》，该

法力图通过建立强有力的联邦审计机构、对腐败

行为严厉的惩罚规定和行政制裁措施、有责任感

的公民进行检举的制度、具备足够协调能力的全

国反腐败体系和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同时配之

以地方的反腐败系统以及其他有力的举措，以期

能够彻底打击腐败活动。这显示了革命制度党

强大的政治决心，也表明墨西哥国内已经达成强

力反腐败的政治共识。但是，反腐败的主要作用

是为进一步改革开路，如果强力反腐后没能推行

全面性改革措施，加上反腐败措施本身的缺陷，

反腐败的效果也可能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在长期

趋于失效。

（一）法律范围内强有力的联邦高级审计机

构和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

第一，众议院将通过联邦高级审计机构进行

公共账目的审查瑏瑥。为了完成审计的计划目标，

相关部门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计划的实

施情况提出改进建议，而不能实施干扰；联邦高

级审计部门则具有更多的时间提交最终审计报

告，并且负责汇总账目的委员会不得妨碍联邦高

级审计部门的审核程序、建议和其他促进反腐败

工作的行为。当然，对于联邦高级审计部门的表

现和工作进展将由众议院来评判。

第二，联邦高级审计部门具有在法律规定范

围内的相当高的权限。法案赋予该部门对于自

身技术和管理的自主权，并允许其自行决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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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运作模式；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给予其

直接监督管理各州、市、联邦区和行政机关的领

土范围内联邦资源的“垂直权力”瑏瑥；并且赋予其

直接要求司法系统打击腐败部门的权力，同时要

求被审计对象必须予以相应的协助。

第三，为了避免联邦审计部门成为新的腐败

机构，法案除要求其按照“合法、确定性、公正性

和可靠性”瑏瑥的法律原则行使监管权力外，也对

其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法案要求联邦高级审计

部门进行的审计工作必须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

范围，并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相应的审计报

告且对相关的争议进行解释；同时，法案规定了

该部门负责人的政治中立原则以及审计程序。

第四，法案赋予了行政法院系统以相当高的

独立性和充分的自主权，但也要求其“对于各州

公职人员的行政责任的调查及处罚应当遵守各

自宪法的规定，且不得妨碍公共资源处理、保管

以及使用的监督机构行使职权”瑏瑥。事实上，墨

西哥这次反腐败改革建立强大的审计机构和独

立的行政法院系统，很有可能使其难以承担起宪

法所寄予的期望。此外，独立且强大的审计机构

一旦被腐败逻辑所“俘获”，其结果将适得其反。

然而，改革并未对此进行周全的考虑，对于联邦

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规定也仅限于“政治中立”，因

而这一措施可能力度有余、效度不足。

（二）对腐败行为严厉的惩罚规定和行政制

裁措施

第一，该法案明文规定了制裁的对象和制裁

的措施。制裁的对象主要是责任归咎于公共部

门和行政失误的严重腐败行为或者国家财产贪

污的参与者瑏瑥。当然，除了公务员之外社团组织

也有可能成为腐败活动的参与者，因而法案对社

团系统犯罪的认定方式也做出了规定。具体来

讲，处罚的方式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情况，采

用政治审判、刑事追究、行政制裁等不同的方式。

第二，法案也规定了特别检察官、联邦高级

审计部门和内部监督机构在处罚中的作用以及

行政法院的相应职责。当然，由于这部法案本身

属于宪法修正案，并没有详细规定相关的实施细

则，而是规定“用于以上章节提到的惩罚的实施

程序将（由相关部门）自主制定”瑏瑥，这也是由宪

法性法律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然而，严厉的惩罚措施在短期内可能会非常

具有震慑力，但并不意味着会得到长期公正和严

格的执行。作为宪法修正案，该法案明文规定了

这一系列措施的适用对象和执行路径，但墨西哥

公共事务治理体系本身的政治文化传统并不利

于其有效执行。如果稍有不慎，这些措施就有可

能会被扭曲使用甚至成为政治迫害的工具，而真

正的腐败分子却可以逍遥法外或者被宽松执行，

其反腐败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三）有责任感的公民和公民的反腐败责任

《反腐改革法》将公民的反腐败责任纳入宪

法体系，赋予任何有责任感的公民以负责任的态

度向国会检举和投诉腐败行为的权利瑏瑥，并且对

公民个人因公务人员的行政失误或者腐败行为

所造成损失的求偿权予以了规定。除了直接做

出规定之外，法案规定在组建全国反腐败体系时

设立公民参与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公民社会对

反腐败运动的参与。

非常明朗的是，公民反腐败责任入宪只能表

明墨西哥对于公民参与反腐败运动重要性的认

识，自身直接利益没有因腐败官员以公权谋私利

的活动受到侵害、之前曾不得不通过腐败方式寻

求有效公共服务的普通公民群体几乎不会积极

主动地检举腐败活动。腐败一定是由腐蚀者与

被腐蚀者两方面共同完成的，公民个人在腐败行

为中往往也有个体利益存在［６］，这就会使得公民

检举的可能性更低。进一步讲，如果将腐败引向

更加隐蔽且相互信任的小圈子里，在某种程度上

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公，增加了腐败形成的隐性社

会交易成本，同时由于腐败信息不对称的加剧而

提升了打击腐败活动的难度。因此，这一措施的

效果可能也会远远不如预期。

（四）具备足够协调能力的全国反腐败体系

这部法案所设立的“全国反腐败体系”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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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调查行政责任与腐败行为和在公共资源

监督与控制期间进行预防、调查及惩治的各级主

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构。该体系主要由一个“协

调委员会”（Ｃｏｍｉｔé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ｄｏｒ）和五名在调查

透明度、问责制或打击腐败方面具有杰出贡献的

普通公民组成的“公民参与委员会”构成。法案

赋予该委员会相应的协调职责，允许其在年度报

告中提出不具约束力的建议，而建议的目标机构

需要通知委员会相关建议的采纳与落实情况。

同时，法案要求联邦机关设立地方反腐败体制的

协调部门，以协调相应行政责任和腐败行为的

“预防、调查与惩治”瑏瑥。

事实上，这一协调体系只要正常运转，就能

发挥其反腐败协调作用，但是协调本身并不是

目的。由于该体系设置过于庞杂导致留给腐

败分子的空间过大，使得该系统本身同样可能

因为腐败嵌入其中最终变成一个新的“寻租”

场所。更有甚者，倘使这一体系日渐融入已经

混杂了腐败逻辑在内的现有公共事务治理体

系，而政治文化传统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

变，必然会使原有体系更为复杂。因此，这一

举措短期内不会显示出其内在问题，但是其长

期效果也很难看好。

（五）地方反腐败机构

地方的反腐败系统与联邦层级类似。在各

州和联邦区，该法案除了要求地方立法机关加强

预决算管理外，同样要求设立相应的审计机关并

加强其作用，同时规定审计机构按照“合法、公正

且可靠的原则”履行职责，而且审计报告应该公

开。当然，具体的机构设置和运作方式则由地方

立法机构自行规定瑏瑥。

很明显的是，这些类似于联邦层级机构设置

的地方反腐败机构在可能存在和联邦层级反腐

败机构同样问题的同时，还会存在自身的问题。

因为法案将这些机构的设置权限赋予了地方机

构，事实上就是赋予了现有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

并且依赖现有体系自身进行运作，其效果自然会

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六）其他反腐败措施

该法案还要求各个机构设立具有一定独立

自主权的内部监督机构，并加强了国会的反腐败

作用；同时也规定了高等教育公共机构负责人的

任期、总统顾问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在所在政党担

任公职等瑏瑥。这些规定多为原则性规定，其对于

反腐败本身的效果并不明显。

三、墨西哥腐败治理的前景展望及启示

墨西哥的腐败有其深刻的历史源流和文化

根源，因而治理腐败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革

命制度党重回执政地位后通过《反腐改革法》推

行的这一系列反腐败措施，可能在短期内非常有

效，但因为其缺乏核心领导机构和全局性的改革

规划，在长期可能趋于无效。

（一）墨西哥反腐败改革的前景展望

墨西哥历史上也曾多次建构和改革反腐败

体系但一直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为了体现本次改

革前所未有的政治决心，相关法案通过宪法修正

案的形式推出。然而，其内在的缺陷决定了这些

措施难以打破已经被腐败嵌入的原有公共事务

治理体系，因此也不可能以新的社会规则运作方

式代替原本的机制，前景并不乐观。

第一，这些反腐败措施或是加强独立机构并

赋予其远远超过部门承受能力的权限和期许，或

是依赖于原有公共事务体系自身去设置反腐败

机构，或是赋予可能大多不会积极举报腐败活动

的公民相应的权利，这些措施都只能起到短期作

用，不会长期有效，因而这些举措必定会随着时

间流逝而趋于无效。

第二，反腐败的主要目的是为全面改革开

路，然而墨西哥在进行了反腐败改革后，并没有

进一步推出全面性的改革措施以真正改变现有

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和政治文化传统，反腐败可

能成为孤立的改革，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当

然，在墨西哥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发展中大国还

有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到改革的决策和推行，并

不全然是改革设计者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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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反腐败乃至于全面改革，最核心的要

素在于必须要有一个真正致力于实现改革目标

的强力核心领导机构能够推行改革措施。唯有

如此，才有可能冲破各种利益藩篱，严厉打击腐

败活动重塑政治文化，并通过全面推进改革以从

根源上更新原有的、已经为腐败所嵌入的公共事

务治理体系，从长期解构腐败的嵌入机制，消除

腐败带来的参政激励［７］（ｐ．ⅩⅡ）。然而，墨西哥总

统不能连任，涅托本人和执政党也难以真正成为

这样的强力核心，因此前景不容乐观。

因此，墨西哥治理腐败的措施虽然体现了强

大的政治决心，但其前景并不值得看好，因为这

些措施只能短期“治标”，不能长期“治本”。对于

墨西哥这样政治文化始于殖民地而后又没有真

正全面变革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要真正治理腐败

问题，必须重新建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从根本

上改变腐败的政治文化传统。然而，这对于墨西

哥而言，还需要更多的改革和规划。

（二）墨西哥反腐败对我国的启示和教训

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刚刚迈过高收入国家门

槛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许多政策都可以为我

国现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一定程度的

借鉴意义和经验教训，也包括其近来的反腐败政

策。诚然，墨西哥的反腐败举措远不如我国成效

显著，但在我国高压反腐态势中全面深化改革的

大背景下，反思和借鉴墨西哥的反腐败措施并吸

取其相应的教训，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和实践价值。

第一，墨西哥反腐败的经验参考。墨西哥将

反腐败改革写入了宪法［８］并以宪法修正案的形

式专门推出这部改革法案，同时建立了许多新的

机构。对于我国而言，在探索包括中央巡视制度

在内的一系列新型且有效的反腐败手段的今天，

正可以考虑将现有的党章及党内法规体系和宪

法及相关法律体系中的反腐败措施在反腐败已

经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整合。此

外，考虑到反腐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可以在进

一步提高从业门槛的基础上给予核心反腐败部

门高于普通事务部门的工资待遇。

墨西哥赋予了审计部门对于自身内部事务

的自主决定权，允许其直接监管各级政府的公共

资源，同时给予其直接要求司法部门打击腐败对

象的权力。当然，法律也对其负责对象、权限范

围做了原则性和限制性规定。对于我国而言，在

当前反腐败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新形势下，

可以通过进一步发挥审计和监督的作用，使公职

人员从“不敢腐”、“不能腐”走向“不想腐”瑏瑦。

第二，墨西哥反腐败教训吸取。墨西哥赋予

公民以负责任的态度向国会检举腐败行为的权

利，同时对公民个人因行政失误或者腐败行为所

造成损失的求偿权予以了规定，我国也可以参考

借鉴。当然我国已经有比较完备的检举体系和

国家赔偿体系，在许多公民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有

相应的合法路径进行申诉。但是，我们可以从墨

西哥这一制度性规定可能引起诽谤问题中吸取

教训，进一步完善反对诽谤和故意陷害的制度，

同时注意避免将不真实的“腐败案件”推向舆论，

导致以讹传讹，形成舆论风暴，造成对公职人员

的不公正对待。

墨西哥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历史源流和公共

事务治理体系的腐败基因是腐败长期难以消除

的根本原因所在，因而缺乏真正有力的核心的领

导机构来带领整个国家改变腐败的政治文化传

统并全面改革公共事务治理体系。我国有足够

强有力的反腐败和全面改革的核心领导机构，而

且反腐败的措施十分有效、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

设计也比较完善，因此，我国应当继续坚持现有

的核心领导体系，决不能有丝毫的削弱。

从墨西哥的腐败及其治理可以看出，腐败问

题有其历史的根源和现实的逻辑，治理腐败往往

需要在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领导机构带领下进行

全面的制度革新，从而重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及

其赖以运作的政治文化传统。事实上，腐败具有

历史性和全球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

历史和当今都存在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腐

败［９］（ｐ．１４）。一个对于反腐败问题持有严肃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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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领导机构，

全面推进包括反腐败改革在内的全局性公共事

务治理体系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可以从建立

廉洁“飞地”开始，逐步压缩可能被滥用的公共权

力活动空间，调整可能被侵蚀的公共资源分配体

系，从而抑制腐败意识并消除腐败机会［１０］（ｐ．１４９），

逐步建立一个更加廉洁公正的公共事务治理

体系。

　　（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许振洲教授的

修改和指导意见。）

注释：

①时称“国家革命党”，１９３８年改称“墨西哥革命党”，

１９４６年改称现名。该党在１９２９年～２０００年曾连续

执政７１年，２０１２年重回执政地位。

②卡洛斯·萨利纳斯（Ｃａｒｌｏｓ　Ｓａｌｉｎａｓ），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４年

任墨西哥总统，任内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卸任

后不久离开墨西哥，因为腐败指控等原因至今没有回

国。

③一党优位制是指在某个民主制国家中存在一个长期

在选举中胜出并稳固执政的政党的政治格局，如１９５５
年到１９９３年间日本的自由民主党，以及本文提及的

１９２９年到２０００年间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等。

④腐败行为的形成需要三个必要条件，分别是公共权力

（资源）、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三者相互影响和促进，

在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就会产生腐败行为。参见程

文浩：《预防腐败》，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⑤比森特·福克斯·克萨达 （Ｖｉｃｅｎｔｅ　Ｆｏｘ　Ｑｕｅｓａｄａ），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６年担任墨西哥总统。

⑥参见：《沃尔玛“墨西哥行贿事件”始末》，ｈｔｔｐ：／／ｗｗｗ．

ｌｉｎｋｓｈｏｐ．ｃｏｍ．ｃｎ／ｗｅｂ／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２０１２／２０７７３７．ｓｈｔｍｌ，访问

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

⑦费利佩·卡尔德龙·伊诺霍萨（Ｆｅｌｉｐｅ　Ｃａｌｄｅｒｏｎ　Ｈｉｎｏ－

ｊｏｓａ），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２年担任墨西哥总统。

⑧参见：《墨西哥警方开展腐败调查 全国１０％警察被开

除》，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ｊ／２０１０／０８３１／２５０２３－

９６．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６日。

⑨参见：《“世界各国腐败观察”系列报道之九———墨西哥

教师工会与政党存在权钱交易 贪腐案震惊全国》，

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４／０６１７／ｃ１００２－

２５１５６６２２．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１日。

⑩参见：《墨西哥４３学生在示威后失踪》，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４＿１０＿０７＿２７３７６５．ｓｈｔｍｌ，

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６日。

瑏瑡参见：《墨总统承诺解散所有市级警察部门以改变警

察腐败｜培尼亚｜墨西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

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４２６０６１３０＿０．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１
月１３日。

瑏瑢参见：《墨西哥总统夫人豪宅曝光 价值４４１７万人民

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１４１１１２／０５９８２２．ｈｔｍ，

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７日。

瑏瑣参见：《墨西哥知名女调查记者遭开除，曾曝光总统

“豪 宅 丑 闻”》，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５／０３１７／１３／

ＡＫＴＯ９６ＵＴ０００１４ＳＥＨ．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１
月２２日。

瑏瑤参见：《安全和腐败问题妨碍墨西哥营商环境》，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ｊｙｊｌ／ｌ／２０１５０５／２０１５０５００－

９８３８０２．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日。

瑏瑥Ｄｅｃｒｅｔｏ　Ｐｏｒ　Ｅｌ　Ｑｕｅ　Ｓ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Ａｄｉｃｉｏｎａｎ　Ｙ　Ｄｅｒｏｇａｎ

Ｄｉｖｅｒｓａｓ　Ｄｉｓｐｏｓｉｃ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ｃｉóｎ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Ｄｅ　Ｌｏｓ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ｓ　Ｍｅｘｉｃａｎｏｓ，Ｅ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Ｄｅ　Ｃｏｍｂａｔｅ　ａ　ｌａ

Ｃｏｒｒｕｐｃｉóｎ，ＤＯＦ：２７／０５／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ｄｏｆ．ｇｏｂ．ｍｘ／ｎｏｔａ－

ｄｅｔａｌｌｅ．ｐｈｐ？

瑏瑦参见：《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专家学

者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ｈｔｔｐ：／／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４／１２２５／ｃ４０５３１－２６２７６１７１．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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